
杜
拉
拉
大
结
局

李

可

! ! ! ! ! ! ! !"#然后就跟何查理摊牌了

苏浅唱心里高兴，嘴上故作谦虚：“我给邱老
板打打下手。”陈丰说：“你们聊，我先走了。”

陈丰走后，苏浅唱忙对拉拉说：“王老板
不放心，特意打电话回来嘱咐我过来看看
你。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拉拉笑着说已经
看过医生了。“是韧带拉伤，不算严重，医生
说养上一两周应该就差不多了。只
是现在不能开车有点儿麻烦。”
苏浅唱忙说：“要不，我回去和邱

老板说一声，这几天让他派车送你上
班？”拉拉笑道：“不用这么麻烦！陈丰
家就住这附近，这两天他都要回公司
的，我先搭他的便车，问题不大。”

苏浅唱闻言，觉得已经能向王
伟交代了，她还有事儿急着回公司，
就向拉拉告辞说：“要是有用得着我
的事儿，就给我电话。”
陆宝宝和张东昱酒足饭饱，趁着

等服务员埋单，张东昱去洗手间。回
来的时候，见陆宝宝拿着手机正笑嘻
嘻地讲电话：“小苏去看过了，没什么
大事儿！我本来还说这几天安排车接
送拉拉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拉拉有
一个同事陈丰……这人你也认识对吧？他们
家住得离你们家特近，他天天都会接拉拉上
班的，放心吧！那就先这样，挂了。”

埋好单，两人走出餐馆，张东昱就问：
“刚才是王伟？”陆宝宝“嗯”了一声。张东昱
说：“让我猜一猜，这个电话，一准是你打给
王伟的。”陆宝宝解释说：“拉拉这不是没什
么事儿嘛，我跟王伟说一声，好让他放心。”

张东昱说：“你这个电话恐怕只能让他
不放心。那陈丰明明是说让拉拉搭两天便车
而已，到你嘴里就成‘天天’了。”“嗨！你是
说这个呀！我压根儿没注意，就顺嘴那么一
说呗！叫你说得就跟我蓄意破坏团结似
的。”

张东昱沉默了半晌，劝道：“宝宝，要我
说，杜拉拉也罢，王伟他妈也罢，王伟他们家
的事，我们还是少掺和的好，有时候太热心
了反而是自找麻烦。”陆宝宝不满地责问：
“难不成要六亲不认吗？”张东昱不冷不热地
回了一句：“那也比惹是生非强。”

陈丰在万方的大区里挑了一个重灾区
悄悄作了点儿调查，然后就跟何查理摊牌了。

何查理稍作思索后，当着陈丰的面，直接把易
志坚和销售市场效益部的总监都叫了来。
那两人刚一落座，何查理就把那几张报

表递了过去。两人毕恭毕敬地接过去一看，
心里都明白了要谈的是什么，易志坚只觉得
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几倍。

何查理说：“万方那组的数据我一直就
在说看不懂，但是从来没有人回答
我，我呢事情一忙，也就没顾上追
问你们。现在陈丰提出来要彻底搞
明白这个问题，这很好，就此把事
情搞搞清楚，不能继续不明不白地
糊涂下去。”

三个总监都假装在认真研究
那几张报表，谁也不吭声。

何查理就点效益总监的名，
说：“马腾飞，你马上派人下去查万
方的数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查
清楚，不要给我一本糊涂账。”

马腾飞谨慎地说：“这几个地
方的经销商历来都不太好讲话，当
然，谈我们是肯定要和他们谈的，
但是说不好他们能合作到什么程
度。”何查理似笑非笑地对马腾飞

说：“我和孟扬谈一下，让商业部派一个经理
跟你们一起下去，协助你搞定经销商。”

易志坚可真慌了，急不择言地说：“万方
的部分区域是没有办法的，所有跨国公司在
那里都是那么做生意，当地的民风如此。”

何查理脸一沉，说：“什么叫没有办法？
照你这么说，在那里做生意就非作假不可？
那我就不要那一块生意了又如何？！解散那
里的销售队伍，生意嘛，由着它去自生自灭，
有多少自然销量就算多少！”何查理讲话的
声音依然不高，却杀机毕露，吓得易志坚整
个心几乎翻了个个儿，不敢再随便发言。

这当口，商业总监孟扬接旨飞奔而来。
何查理说：“来得正好，马腾飞，你把你的要
求和孟扬说一说。”马腾飞大概介绍了一下
事情的由来，孟扬就问：“是查数据异常的小
区，还是万方管的所有小区都查？”

大家都看着何查理，何查理说：“看我干
吗？你们是怎么想的？”易志坚硬着头皮说：
“老板，万方下面有六个小区，如果每个都
查，我担心这样影响面太大，一旦查起来，必
然人人自危，没有心思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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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服从组织安排

西征一路，伤员都是这么处理的，后来
几乎都被敌人搜捕杀害了。当时胡奇才不知
道，只是想部队让敌人撵得到处跑，伤好了
上哪儿撵部队呀？这不就是脱离红军了吗？
胡奇才说：我不会拖累部队，我不离开部

队。团政委说：这是组织决定，照顾你养伤。胡
奇才说：要让我离队，那就给我补一枪！
老将军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服

从组织安排，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红四方面军素以打硬仗、恶仗著称，西

征路上更是恶战连连。而在胡奇才经历的负
伤、未负伤的战斗中，显见的都是虎将本色。

徐向前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
为“狠硬猛快活”!个字。狠是有我无敌，有敌
无我，不消灭敌人，决不甘心。硬是不怕死，
不要命，无论战斗多么惨烈，“泰山崩于前而
色不变”，这种硬劲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扭转战局。猛是两军相遇勇者胜，进若锋矢，
战若雷霆，这是震慑与压倒敌人的突击性、
摧毁性。快是兵贵神速，以运动战为主，练好
“走”与“打”的本领。活是灵活，根据敌情我
情地形等等，运用各种战术。

老将军说，红军人少，装备也差，靠什么
打胜仗？就是一种精神。抗战打鬼子，抗美援
朝跟美国人干，靠的都是一种精神。软的怕
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我是光着脚板、提着
脑壳参加红军的，共产党的队伍，是为像自
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的穷人打天下，情
愿为理想、信念去死。关键时刻，师长、团长
都上去抡大刀、拼刺刀。不怕死，不要命，再
硬的敌人，顶一阵子也完蛋了。

参军就被这样一种战斗作风熏陶着，许
世友当过他的团长，另一员虎将陈再道两次
与他搭档（营师两级）。尽管每位名将都是不
同的，也无论性格如何各异，胡奇才成为虎
将也不足为奇了。

像中央红军一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
不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而是情势变化中的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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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奉命从茂州附近出发，半夜时分从
雁门关过铁索桥。
命令是军长王宏坤下达的，从茂

州城打来的电话，团政委胡奇才接
的。命令是清楚的，却忽视了音同字不同的
两个地名：沿江北上是雁门关，顺河南下就
是燕门关了。正待问个明白，电话断了，电话
兵撤线了。

当地都是藏族人，不了解红军，青壮年
都跑了，老人、妇女、小孩没有懂汉话的。对
当地地理不熟悉，又没有地图，更重要的是
不清楚上级意图。别说团长、政委，就是军师
领导，攻守进退，东南西北，一切都听命于方
面军的。刚才还奔东呢，一道命令又向西了。
和团长张昌厚商量，决定到茂州问个明白。

黄昏出发，团长在前，政委殿后，马不停
蹄，到茂州打个盹，忘了问路。那人也是太乏
了。刚在千佛山打了两个月阻击，下来就是
急行军，那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只是机械
地挪动着脚步。那时也没手表，天快亮了，猛
然觉得不对，铁索桥呢？赶紧找老乡一问，快
到汶川的燕门关了。

恰巧路边有别的部队的临时电话，正好
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打电话找张团长。听
说 ''团走错路了，王树声大骂张团长，要杀
他的头。胡奇才接过电话，不容分说，又被大
骂一通。胡奇才说：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与张
团长无关。

王树声命令立即把部队带回茂州：路上
要注意防空，如果让飞机炸死了人，我让你胡
奇才赔命！那时行军，通常都是晚上，白天有飞
机。这回顾不得了，飞机也真来了。'营 "个伙
夫暴露目标，这一通炸呀，山摇地动。飞机投完
炸弹走了，各营清点人数，竟然无一伤亡。

傍晚赶到茂州，胡奇才和团长立即赶去
总指挥部。进屋，敬礼，报告，胡奇才一句话
没说完，王树声就对旁边的警卫员吼道：卸
下他的枪，送交通队关起来！

()多年后，一次两人在武汉见面，唠起
这事，王树声大将不无歉意地说：咳，那时有
点野蛮喽。
被关在禁闭室里的胡奇才，真想一头撞

死，再一想这不是便宜了国民党吗？打完棍子
还能打敌人，抬担架不也是为革命出力吗？


